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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辛稼軒意氣高遠，才情迥異，筆力峭健。因復國雄心屢遭阻抑，壯志難酬，故將一腔忠憤，皆寄託於詞，發而為激昂康慨之音，使南宋豪放詞得以在詞壇上大放異彩！其所作詞現存六百二十三首，在兩宋詞人現存之作品中，是數量最多的一家。

　　稼軒才氣縱橫、胸懷灑落，以詩為詞，突破了聲律的束縛，拓展了詞的堂廡，又因讀書廣博，學問深厚，能鎔鑄經史百家入詞，皆渾然天成，且運用題材之廣闊、意境之超遠、手法之圓融精練，能「別開天地，橫絕古今」，達到了完美的藝術境界。

　　其鎔金鑄史、化用古語入詞之創作技巧，是稼軒詞的一大特色，此種創新手法，在開拓詞境，豐富詞之內涵及抒發其深刻情感與感慨上，十分成功。

　　宋詞雖然在文學創作上另闢徯徑，但北宋詞家多仿效晚唐、五代冶豔詞風的結果，非但使詞宥於倚聲用韻、雕琢字句的禁錮中，更使詞的形式、題材被侷限，因而堵塞了詞的創新道路。稼軒則大膽打破前人成法，突破聲律束縛，解開詞的形式，鎔鑄經史百家及口語入詞，並且以詞代詩，衝破了詩、詞、散文的界限，更進一步將詩、詞、散文鎔於一鑪，使詞遠離樂府，而走上純文學的道路。

　　稼軒擅於用詩、文的句法寫詞，並大量援用古書語句入詞。在其筆下，無論四書五經、文史詩賦，皆可恣意援引，毫不扞格生澀，更有通篇皆用前人詞語者，如〈踏莎行〉（進退存亡）、〈水龍吟〉（昔時有佳人）等，無疑地將詞擴展到了最大的境界。

　　以歷史故事及歷史人物入詞，亦是稼軒於詞境上的開拓，而他用典之廣博與精當，更是超乎前人。如〈永遇樂〉（千古江山）、〈水龍吟〉（登建康賞心亭）等，皆為引古鑑今，以典明義的成功之作。稼軒常運用歷史掌故，以抒發其心繫社稷、哀痛家國的抱負與感慨，使其詞含義豐富卻又警策精練。

　　稼軒以詩文為詞，使其詞自由放任，議論生風，不受詞律限制，更鎔鑄了經史子集與經典語句入詞，使詞之意境繁複，形式多變，達到詩詞散文融而為一之境地，更為中國詞壇史樹立了一面光輝燦爛的旗幟。

　　稼軒因氣格豪壯，天才過人，且學問淵博，創作力強，將其一生經歷皆賦於詞，使辛詞呈現著境界寬擴、內容豐富的特點。鄧廣銘在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中說：「其題材的廣闊，體裁之多種多樣，用以抒情、用以詠物、用以鋪陳事實，或講說道理，有的委婉清麗，有的穠纖綿密，有的奮發激越，有的悲歌慷慨，其豐富多彩，也是兩宋其他詞人的作品所不能比擬的。」稼軒以其不可羈勒之才，將全部心魂寄託於詞，於是其筆下，無論抒情、詠懷、賦物、寫景、敘事，以及寄感慨、發議論，皆能縱橫如意，靈活自如，達到了無意不入，無事不寫之境地。在稼軒詞的內容類別中，以雄壯激越的抗金詞為主調，淋漓盡致地闡發了稼軒的故國之思與山河之慟。如〈聲聲慢〉（征埃成陳）、〈木蘭花慢〉（漢中開漢業）等，皆貫注了稼軒對國家、民族的深切關懷，與中原河山遲遲無法收復的強烈悲哀。

　　稼軒的閑適詞，大多創作於閒居帶湖期間，以反映其退隱生活及心情感受，如〈水調歌頭〉（帶湖吾甚愛）、〈江神子〉（一川松竹任橫斜）等。其餘尚包括農村詞，如〈浣溪紗〉（北隴田高踏水頻）、〈鷓鴣天〉（雞鴨成群晚未收）等，是藉由描繪農村風光的寧靜美好，來表達自己對官場惡劣風習之不滿。另有〈滿江紅〉（敲碎離愁）、〈戀繡衾〉（夜長偏冷添被兒）的愛情詞，〈西江月〉（醉裡且貪歡笑）、〈鵲橋仙〉（溪邊白鷺）的幽默詞，〈賀新郎〉（鳳尾龍香撥）、〈永遇樂〉（怪底寒梅）的詠物詞等，可知稼軒作品雖多，卻各有風格，各有面貌，並非千篇一律。

　　歷代詞評家皆以豪放為稼軒詞之主要風格，如《四庫提要》云：「棄疾詞，慷慨縱橫，有不可一世之概。」《宋史本傳》：「棄疾雅善長短句，悲壯激烈。」王士禎《花草蒙拾》：「婉約以易安為宗，豪放唯幼安稱首。」誠然，稼軒為寄託其經邦濟世之才，感時憂國之懷，故其作品呈現出奮發激越、雄奇壯闊的風格，如〈永遇樂〉（千古江山），〈破陣子〉（醉裡挑燈看劍）、〈賀新郎〉（把酒長亭說）等名作，無不是激昂慷慨，悲憤壯烈。然而「藝術風格的獨特性，並不意味著藝術風格的單一性。」稼軒詞風格多樣，他不僅擅長豪放雄渾之筆，亦閑熟溫柔婉約，嫵媚清幽之調。

　　沈謙《填詞雜說》：「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為主，至『寶釵分，桃葉渡』一曲，昵狎溫柔，魂銷意盡，才人技倆，真不可測。」范開《稼軒詞序》云：「其間固有清而麗、婉而嫵媚，此又坡詞之所無，而公詞之所獨也。」馮煦《蒿庵論詞》：「而摸魚兒、西河、祝英台近諸作，摧剛為柔，纏綿悱惻，尤與粗獷一派，判若秦、越。」

　　由此可知，稼軒詞之風格多樣，此外，他還寫了不少描寫田園風光的作品，如〈清平樂〉（茅簷低小）、〈西江月〉（明月別枝驚鵲），表現出一恬靜、優美、清新的風格。

